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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凤舟竞渡图像研究

桑俊1  卢洋2

(1.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434023;2.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美育工作部,湖北 武汉430074)

  摘 要:运用米克·巴尔当代符号学的方法对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凤舟竞渡图像进行分

析,有助于探究凤舟竞渡图像背后承载的文化意蕴。画匠将唐高宗狩猎与武则天泛舟进行空间并

置,试图通过两种不同性质的图像叙事,展示武力与和平、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冲突,从而进一步释放

画面的情感张力。凤舟造型融合了唐朝和粟特文化元素,塑造了怀柔主题的女性文化空间,丰富了

唐代端午凤舟竞渡研究。
关键词:女性空间;唐代凤舟;端午竞渡;图像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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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

商贸城市,隋唐时期是西域粟特人城邦国家康国的

首都。唐高宗击败西突厥统治中亚后,康国归安西

都护府所管辖。康国都城遗址于1868年被发现。
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在此展开了大规模的系统化

发 掘,此 处 遗 址 出 土 了 唐 代 康 国 国 王 拂 呼 缦

(Vargoman)的大使厅壁画。大使厅是拂呼缦接待

宾客的场所,在大使厅的四面绘有大型壁画,其中,
北面墙壁上描绘的是狩猎的唐高宗以及在太液池泛

舟的武则天[1]。
针对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学界争议不断,

主要有“龙舟竞渡说”和“凤舟竞渡说”两种观点。撒

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折射出唐代的社会生活、风
土人情、政治历史、艺术审美等因素。壁画不仅涵盖

了人物、情节、时间、环境四大要素,而且在一定程度

上成为当时情景的视觉传递,是目前图像学分析研

究的主要参照。笔者尝试将焦点集中于撒马尔罕大

使厅北墙壁画凤舟竞渡图像,探索凤舟竞渡图像的

文化意蕴。

  一、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凤舟竞渡

图像的“换框”解读

  (一)唐代端午节泛龙舟框架

康马泰和克尼斯托弗莱认为,北墙壁画表现的

是唐朝端午节,而南墙粟特墙表现的则是粟特新

年———“纳乌鲁兹”。粟特人属于东部波斯人。北墙

画面与南墙画面之间存在潜在的时间关联性,二者

在天文历法日期上同步。在此基础上,葛乐耐运用

历法推算,认为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是658年康国

附属唐朝后所绘,而660年或663年则是撒马尔罕

大使厅壁画创作年份的最佳答案。康马泰认为该图

景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端午节,武则天泛龙舟而行的

情景[1]。依据康马泰、葛乐耐等学者关于壁画时代

的推定,笔者认为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所绘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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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
(二)龙舟首“中亚龙———格里芬”框架

毛铭认为,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中武则天

形象的女性所乘坐的龙舟,并未以龙头外形呈现,反
而以格里芬代之。中亚人把守护黄金的鹰嘴狮身兽

视为龙,显而易见,这条舟的舟首所绘的是中亚的

龙,粟特画匠意识中的中国龙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粟特画匠创作壁画时,依据的是他们的绘画认知和

艺术想象,他们把守护黄金的格里芬即鹰嘴狮身兽

作为龙,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龙的样子。她还进一

步举出与龙舟首图像相同的考古实物的例证,即阿

富汗吐哈特 伊 沙金遗址出土的宝剑,其剑柄是格

里芬头像。[2](P187~197)

(三)“穆王西征”典故中的鸟舟龙浮框架

王静、沈睿文认为,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并

没有表现唐朝端午节,而是采用《穆天子传》中“穆王

西征”的典故来规划整个壁面内容,其中,穆天子的

狩猎和鸟舟龙浮行为分别由唐高宗和武则天来完

成。[1]壁画左侧的鸟舟内容准确地反映了《淮南子·
本经训》中的“龙舟鹢首,浮吹以娱”。在武则天泛舟

图中,舟下的鱼尾怪兽由原来的海怪改造为阿姆河

神提斯特里亚(Tištrya),它与琐罗亚斯德教神话中

河神、水神的形体关系密切。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

壁画应该是有来自唐都长安画匠的直接参与,他们

与粟特当地艺匠合作完成壁画的绘制。大约在658
年,在拂呼缦的敦请下,唐朝使臣董寄生前来加封。
这些长安画匠随之一起来到当地。[1]学者谢尔盖·

A·亚岑科在《阿弗拉西阿卜“大使厅”7世纪壁画所

见外国使者及撒马尔罕居民服饰的历史渊源》中指

出,G·V希什吉娜的团队完成阿弗拉西阿卜壁画

新一版的摹本后,“龙舟场景”中的一个细节被注意

到,其上有一位中国画匠的私印,用象形文字表现,
但复制技术一般。这可以很容易地用绘画传统中明

显的元素来解释,用以描绘船只中人物姿态等细节。
显然,撒马尔罕的艺术家使用了于阗美术的粉本来

表现这一不寻常的具有“种族意义”的母题,并加入

了一些与场合相适应的细节。[3]

(四)四川广元鸟舟民俗竞渡框架

韦秀玉等认为,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描绘

了唐高宗猎豹和武则天乘舟的场景,该图像舟头为

鸟形,是迄今文献中最早的鸟舟图像。唐时,为纪念

武则天的诞辰,四川利州(今广元)开创了划凤舟的

习俗。武则天乘鸟舟的图像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
其行威武、祥和而神圣。从西周到唐代,鸟舟曾作为

神圣的器具在节日或重要活动中使用,而且凤舟文

化传承有着明晰的脉络。[4]

(五)唐风中国画法的西域推广框架

姜伯勤指出,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唐仕女

凤舟图中,一唐妆女子所持乐器为一筝或瑟,可与敦

煌莫高窟220窟及27窟所绘筝比较。此种乐器为

中土乐器,康国壁画中绘此乐器,显然是依据了从中

国传去的画样”[5]。田兆元指出,“一带一路”地区凤

舟文化早有流传,凤舟文化的海外资源谱系值得深

入研究,这对于“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具有深远的意

义。凤舟文化是世界性文化谱系,具有十分重要的

文化价值。[6](P117~118)

综上,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依据了中国唐

代传去的画样,受唐代中国画风的影响,形成了希

腊—中国风的特征[5]。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描

绘了唐高宗猎豹和武则天乘舟的场景,表现了唐朝

端午节。针对武则天所乘之舟,学界呈现两种观点:
其一认为武则天所乘之舟为龙舟,且舟首造型为中

亚龙;其二认为武则天所乘之舟为鸟舟,是目前发现

的文献中最早的鸟舟图像。

  二、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图像的空

间划分

  巫鸿提出了“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概念,认
为研究者需要将女性人物作为绘画空间的组成因素

来考察,释读超越画面形象的意义。[7](P17)撒马尔罕

大使厅北墙壁画中,凤舟承载的是以武则天为代表

的女性,从女性空间视角审视撒马尔罕大使厅凤舟

竞渡图像,有助于将被孤立的武则天形象还原到其

所属的壁画、建筑和社会环境中。撒马尔罕大使厅

北墙壁画凤舟竞渡图像本身是对空间的视觉表现,
由画面元素组成的画面空间与周围环境以及观看者

形成共存、互动关系,一起构成了以表现女性题材为

中心的女性空间。对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中的

凤舟图像进行综合分析,将关注点集中于北墙壁画

图像之间的空间联系,可以进一步揭示撒马尔罕大

使厅北墙壁画的创作意图,发现隐含在图像符号背

后的深层意义。
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线图与唐高宗猎豹图

(图1)以弯曲河岸将整体画面区分开来,壁画右侧

以唐高宗形象的狩猎者为主。他骑马猎杀同一头豹

的画面在图1中多次出现,只见他手持长矛刺豹,豹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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颓然倒在马蹄边。图1展示了唐高宗形象的狩猎者

弯弓、持矛猎豹的多种形态,画面整体笼罩着死亡氛

围,力图表现唐高宗崇尚武力、征服猛兽、骁勇善战

的特征。画面中唐高宗形象的狩猎者右侧跨一胡

禄。胡禄本身就是突厥语“Qurluqr”的音译,汉文典

籍中“胡禄”最早出现在梁武帝大同九年(543)的《玉

篇》中,《玉篇》明确记载胡禄即“箭室”。胡禄是梯形

束脖式筒形箭囊的专属称谓,是从丝绸之路传到中

国的器物。唐高宗形象的狩猎者左侧的横条纹饰特

别醒目地露出上端,用以衬托主要人物唐高宗的高

大形象。显然,图1中弯弓射箭与持矛猎豹的是同

一人。

图1 撒马尔罕古城大使厅北墙壁画线图与唐高宗猎豹图[8]

  图1画面采用类似于宗教人物的绘画方法,不
仅对主要人物唐高宗形象的狩猎者进行放大处理,
而且重复并突出描写猎杀场景。其中,唐高宗形象

的狩猎者出现了6次,豹出现了6次,作者试图通过

画面重复彰显主要人物的核心地位。画面中有一处

细节并未出现猎杀场景,唐高宗形象的狩猎者勒马

面朝正在河中泛舟的武则天形象的女性,右侧狩猎

画面与左侧泛舟情景有机串联起来。
唐高宗猎豹图像主要展示其杀伐征战之武力。

画面以河流为界,唐高宗形象的狩猎者临河止戈勒

马,朝向左侧泛舟人群。河中两舟,靠近岸边一舟,
男性随从正在搬运货物;另一舟舟上皆为女性,她们

正在河上泛舟。泛舟图像主要展现宁静、祥和、放养

生息的画面。画匠将唐高宗狩猎与武则天泛舟进行

空间并置,试图通过两种不同性质的图像叙事,展示

武力与和平、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冲突,从而进一步释

放画面的情感张力。

  三、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凤舟竞渡

图像的女性空间视角解读

  《通典》记载:“何国,隋时亦都那密水南数里,亦
旧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国之族类。国城楼

北壁画华夏天子,西壁则画波斯、拂菻诸国王,东壁

则画突厥、婆罗门诸国王。胜兵千人。其王坐金羊

座。风俗与康国同。东去曹国百五十里,西去小安

国三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业中及大

唐武德、贞观中,皆遣使来贡。”[9]古代文献记载撒马

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的主要人物之一是“华夏天子”
“中华古帝”,与之同行者皆为当时各国君王。值得

关注的是,北墙壁画不仅呈现了粟特的仪式空间,而

·74·



  ① 释法云:《翻译名义集》,景南海潘氏藏宋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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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将武则天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因此,从女性空

间视角来解读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凤舟竞渡图

像,成为重要的切入点。
综合王静、沈睿文的分析,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

壁画有唐朝绘画师的参与[1],因此,笔者认为撒马尔

罕大使厅北墙壁画符合唐朝文化语境,具有明显的

唐朝文化印记。图像中多重元素皆将舟中核心人物

指向武则天。公元664年,武则天垂帘听政,自此树

立了和唐高宗并尊的地位。
在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左侧线图与壁画左

侧图(图2)中,舟中共十人,皆为女性。“鸟首”与舟

身有着明显区分,“鸟首”为金色,舟身为朱红色。舟

中有两人手持云和琴两种乐器,舟首、舟尾各有一名

侍女,她们皆站立持桨,作划桨状。左侧水面中“鸟
舟”与后面的随从之舟也做了明显的区分,随从之舟

并无“鸟首”,且随从皆为男性。与撒马尔罕大使厅

北墙壁画右侧风格截然相反,左侧“鸟舟”与画面中

的动物、植物和谐共生,整体呈现祥和、光明、生生不

息的氛围,力图展现武则天施食怀德的特征。

图2 撒马尔罕古城大使厅北墙壁画左侧线图与壁画左侧图[8]

  壁画左侧女性泛舟图像中,最左侧,一条蛇正在

追逐捕食一只青蛙。舟中女性均以正面示人,中间

体格外貌富态者(武则天形象的女性)格外引人注

目,其比例尺寸明显大于旁人。舟首,一位侍女左手

食指指向蛇的方向;而另一位坐立的侍女,左手扶着

旁边侍女的右肩,右手垂放,似乎是受到了惊吓。武

则天形象的女性则将右手藏于袖内,并置于下颌处,
似在端详水中物体,左手则指向鱼群,似在投食。其

视线与四条鱼相接,顺时针呈现“卍”字造型。紧靠

鱼群右侧的是荷花、荷叶和两只水鸟。荷叶右侧,武
则天形象的女性的脚下、船的正下方,是琐罗亚斯德

教的吉祥神兽塞伊娜,它正望向舟中武则天形象的

女性。塞伊娜的右侧,一只展翅水鸟口衔蛇状环形

生物,正欲喂食三只引颈幼鸟。舟尾上方有两条鱼,
其造型与鱼群部分相似。

关于图2舟首造型,有专家认为是格里芬。格

里芬是起源于两河流域神话传说的一种神兽,最早

是鹰首狮身的形象,带有双翼,后来在传播过程中,
逐渐产生了各种变形,如狮首格里芬、羊首格里芬

等。[10](P142)鹰(鸟)首,狮身,有双翼是本来意义上的

格里芬,其他为广义的格里芬。[11]笔者认为,图2中

舟首的实物造型应为本来意义上的鹰(鸟)首格里

芬。格里芬是最早的草原帝国斯基泰王朝(古希腊

文献称为西徐亚王朝)的崇拜物狮鹫,混合了两种动

物界的王,即天上的鸟类之王和地下的万兽之王,是
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象征,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中

金子和财富的守卫者。鹰(鸟)首格里芬造型,既涵

盖了天上的鸟类之王和地下的万兽之王,又符合武

则天的身份。莲花在古代西亚代表太阳,袄教(即琐

罗亚斯德教)教义中崇尚日月,表示光明,舟首的莲

花纹饰代表水与权威。宋普润大师法云在《翻译名

义集》卷六《唐梵字体》篇第五十五《华严音义》云:
“案卍字,本非是字。大周长寿二年,主上权制此文,
著于天枢,音之为万,谓吉祥万德之所集也。经中上

下,据汉本总一十七字,同呼为万。”①武则天为其定

音为“wàn”。卐字符号是早期拜火教表达太阳与光

明的符号。卍字符号的鱼群造型将怀德与普度众

生、信奉佛教的武则天形象进一步符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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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舟的正下方,还有一个中古波斯文化圈

流行的吉祥神兽塞伊娜,其造型上身是一双马蹄足,
下身是卷曲分叉鱼形尾,且张开双翼。[12]塞伊娜恭

敬地伏在舟身的正下方,并将视线投向武则天形象

的女性,似在听从其吩咐。侍女们将视线投向塞伊

娜右侧,只见一只展翅水鸟口衔蛇状环形生物,正欲

喂食三只引颈幼鸟。图像整体呼应,似乎在诉说有

了唐朝二圣的照拂,在神明塞伊娜、格里芬的庇佑之

下,王朝将克服困难,朝向光明的美好未来发展。
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凤舟竞渡图以女性随

从的音乐性伴奏,进一步营造了仪式化的空间。唐

朝吸收和借鉴了许多优秀的外来音乐文化元素。
图2描绘了唐朝端午节凤舟竞渡场景,女性持乐器

者手持云和琴,辅以粟特元素的符号化语言。

  四、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凤舟竞渡

图像的文化意蕴

  (一)凤舟造型融合唐朝和粟特文化元素

将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置身不同文化语

境,我们会得出不同的解读结论。关于武则天形象

的女性所乘之舟,学界呈现出龙舟和凤舟两种观点,
焦点集中在舟首造型上。中国风格的绘画西传在一

定程度上为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的绘制带去了

图样与程式的参考,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融汇

唐风和希腊绘画风格,最终形成了当时的粟特画风。
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凤舟图像融合了粟特文化

元素,其舟首的造型并未出现翅膀,而是以鹰首格里

芬的形象出现。鹰首格里芬舟首造型象征鸟类之王

和万兽之王,是一种混合体的图腾崇拜形式,是当时

的画匠经过改良后形成的融合体的凤舟造型。
(二)塑造怀柔主题的女性文化空间

宫廷画师视角下的皇家端午竞渡仪式图像,是
女性权力的视觉表达。画师清楚地告诉我们:源自

武则天在唐朝的影响力,女性在节庆活动中的参与

程度提高,与男性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分据态势。
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对唐高宗形象的狩猎者的

描绘,主要是通过张扬的身体动作、刺杀搏斗的情

景,表达磅礴的气概和大国风范。对于武则天形象

的女性的描绘,则主要通过融合唐朝、粟特文化符号,
传递普度众生、怀柔天下的思想意识。在静与动、阴
柔与阳刚的对比之下,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凤舟

竞渡图像塑造了以武则天为主的凤舟竞渡仪式空间。
(三)丰富唐代端午凤舟竞渡研究

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是最早记载武则天参

与端午凤舟竞渡仪式活动的珍贵资料,是唐代皇家

端午竞渡活动的有力证据。在端午竞渡仪式空间

中,凤舟是国家象征符号,反映了龙舟之外的其他类

型舟船端午竞渡的发展轨迹,映射出以武则天为代

表的女性端午竞渡习俗,展现了唐代东西方文化交

融的历史风貌。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丰富了唐

代端午凤舟竞渡研究。随着“一带一路”国家中更多

中华凤舟文化传播资料的逐步发掘,未来的研究将

更加立体地呈现中华凤舟的发展面貌,为探索不同

时期凤舟图像表征和相关研究提供样本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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